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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日通行火车200余列、汽车10万多辆，这是
68岁的武汉长江大桥每天的交通通行量。这
座桥是我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
两用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68年了，
全桥21285吨钢梁和8个桥墩无一裂纹、无弯曲
变形，百万颗铆钉无一松动，全桥坚挺如初。

武汉长江大桥不只是一座桥，它记录着城
市和国家的变迁。

梦桥

夏日傍晚，暮色渐浓，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
站在武昌桥头堡上，等待着武汉长江大桥和不
远处黄鹤楼亮灯的一刻。一名拍了武汉长江大
桥100余次的大学生说，黄昏才是武汉长江大
桥的终极皮肤，钢铁骨架镀上金边，火车轰鸣撞
上晚霞。

全长1670米的武汉长江大桥，横跨武昌蛇
山和汉阳龟山之间，站在大桥上眺望四周，整个
武汉三镇连成一体，尽收眼底。

高约35米的桥头堡，是武汉长江大桥最醒
目的特征之一。朴实俊秀、四方八角的桥头堡
堡亭，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这种借鉴了清代黄
鹤楼“攒尖顶亭式”风格的设计，恰好与黄鹤楼
交相辉映。

武昌桥头下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与大桥
相互依偎，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一桥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对外地人来说，不来武汉长江大桥打个卡，
仿佛不算真正到了武汉，因此与大桥合影，成了
一个多年的潮流。在这无数的留影中，有两张
照片颇受关注。

雷锋18岁时响应号召去鞍钢当工人，途经
武汉时，留下了一张与武汉长江大桥的合影。
年轻的雷锋面露微笑，站在大桥桥头堡下，右手
手臂上搭着毛衣，左手提着白色有图案的手提
包。

同行者回忆，雷锋当时看到武汉长江大桥，
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自言自语道：“原来全是
钢铁呀！这需要多少钢铁呀！”对于这次短暂停
留，雷锋在《我学会开推土机了》一文中写道：

“一路上经过了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了首都——
北京，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东西。”

在武汉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是几代人的夙
愿。

190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在武汉建一
座长江大桥的设想。当时，京汉铁路全线通车，
粤汉铁路也在修建当中，他设想建桥跨越长江、
汉水，用以沟通南北铁路。

1913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组织人员
对武汉长江大桥桥址进行初步的勘探和设计，
这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次实际规划。詹天佑给
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就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
之间，桥式设计了 3 种，均为公铁两用钢桁梁
桥，桥上有火车路 2 条、电车路 2 条、马车路 2
条、人行路2条。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也提出过造桥设
想。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长江大桥
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毛泽东主席一直关心武汉长江大桥建设。
1949年9月，毛泽东主席主持第一届政治协商
会议，就通过了茅以升等人提交的修建武汉长
江大桥的提案。

1950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始钻探测量工作
和初步设计；1953年2月，大桥开始筹备兴建；
1955 年 9 月 1 日，大桥正式开工，历时 2 年 1 个
月，全桥工程于1957年9月全部竣工。

数据显示，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的5年，所
节约的货运费已超过整个工程造价。

在武汉人心中，武汉长江大桥的意义早已
超越建筑本身。翻开武汉人的老相册，少不了

以大桥为背景的照片；不少武汉人的名字中带
“桥”，2024年，市公安局统计了武汉人取名时
偏爱的字（词），排名第一、二的分别是“江”和

“桥”，“建桥”“长江”排在第九、第十。
“大桥”牌缝纫机、火柴、香烟、圆珠笔、乒乓

球、打火机、石膏绷带、油漆、肥皂、纽扣……“大
桥牌”产品一度红遍大江南北。

在这座城市，你能强烈感受到一股大桥情
结。这份对于武汉长江大桥的浓厚情感，牵系
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建桥

1957年初，9岁的余启新因父亲工作调动，
和家人一起从汉口搬往武昌居住。一家人把全
部的家当都搬上了租用的木船，准备过江，结果
当天江面上刮起8级大风，他们不得不在船上
住了3天，等待风停。

余启新至今还记得一家人站在船上，望着
江面上即将合龙的武汉长江大桥，父亲对母亲
说：“快了，就快修好了。”

1957 年 10 月 15 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这
天，余启新作为少先队员代表，站在了欢庆的人
群中。在桥上，他看到了大桥建设者和苏联专
家在桥头牵了一个彩带准备剪彩，辅导员告诉
他：“那个高个子的就是苏联专家的领头人。”后
来，余启新知道那就是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
奇·西林。

西林等苏联专家曾经在苏联、欧洲等地建
过很多桥，但他们来到武汉，看到长江后还是很
惊讶。苏联专家通过实地勘探和多次试验发
现，长江的水流很急，流速远超过欧洲的江河，
用过去的老方法建桥有困难。

面对水深流急的长江，西林大胆提出了不
仅在苏联，甚至在世界桥梁史上也从未用过的
全新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将水下施工改
为水上施工，加速工程进度、降低造价。从
1955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长达6
个月的试验，验证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为论
证新方法，西林多次被召回莫斯科，应对其他专
家质疑。

在中苏专家慎而又慎研究后，中国政府决
定采用西林的方案。这份信任让西林感动，也
使他倍感责任重大。他说：“从此，我要把自己
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里。”

当年向管柱中灌注混凝土，大都靠肩扛人
挑，工人吃饭都是嘴里含着馒头，抬着杠子往前
跑。负责机械管理的孙春初是大桥局机械经租
站的第一任站长，即使在家休息，他都会不由自
主地聆听打桩声，听到声音出现异常，就马上跑
回工地。

余启新和家人搬到武昌后，就读的武昌第
一小学就在大桥工地旁边。透过教室窗户，能
看到工人们推着翻斗车在工地上奔来跑去，工
地广播里时常响起《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
曲，他至今都会唱。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不久，西林就启程回
国了，但他念念不忘中国。每次问他访华愿望，
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武汉，看看我的

“铁儿子”。
西林最后一次访华是在 1993 年 5 月，中

铁大桥局在武汉为他庆祝了 80 岁寿辰。此
时余启新作为桥梁建设报总编辑，再一次见
到了西林，尽管他背有点驼，满头华发，但春
风满面。

那天，大家陪同西林去了正在建设中的武
汉长江二桥。西林站在工地上十分兴奋，为中
国桥梁事业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他说：“过
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老
师。”

回到会议室，西林和昔日的同事、学生聚在
一起，叹了一句“岁月呀，岁月”。当一位学生说
自己已经老了时，西林笑道：“你老什么！比我
的儿子还年轻呢！”那天，大家还买来了他最爱
吃的荔枝，他高兴极了。

西林一直有个愿望，一定要有一个学汉语
的晚辈来继承俄中友好事业。在他的倡导下，

外孙女卡佳选修了汉语，并在1996年来华中师
范大学进修，学习汉语。

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的纪念碑上，用
铜字铸有西林等28名苏联专家的名字。西林
去世后长眠于莫斯科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黑
色花岗石墓碑正面是微笑着的西林头像，背面
则是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今年已96岁的赵煜澄一直珍藏着一张合
影，这张黑白照片里6名西装革履的帅气小伙
整齐站成两排。这6人也被称为武汉长江大桥
设计“六人组”，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完成
了大桥的设计工作。如今，6人中只有赵煜澄
一人在世。

1952年，23岁的赵煜澄从交通大学毕业不
久被调到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当时和他一起
的还有5名交通大学毕业的同学。

6人中，唐寰澄是武汉长江大桥建筑美术
设计，他设计的桥头堡美术方案，被周恩来总
理批准为首选；李家咸曾先后参加和担任大桥
钢梁初步设计及施工设计、大桥正桥部分桥墩
基础施工设计组组长；赵煜澄曾担任大桥施工
组织设计小组组长；周璞承担基础工程设计；
华有恒参加了大桥钢梁方案设计及江汉桥混
合梁钢桥设计；丁饶也是大桥初步设计参与者
之一。

赵煜澄回忆，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
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建设。大桥钢梁拼装两个月
后，发现固定桥梁杆件的上万颗铆钉与孔眼间
有2毫米缝隙，拼装马上停工，直到新铆钉填满
缝隙，先期铆钉全部弃用。

护桥

大桥通车后的68年里，代代养桥人风雨无
阻，接力守护着大桥。

长江大桥汉阳引桥段，上百根新的桥枕护
木置于桥下，等待更换。4月至11月是大桥大
修的黄金时期。利用12时40分至14时40分的
两小时“天窗”时段，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
公司武汉桥工段长江大桥桥梁车间的工人们抓
紧时间对大桥枕木进行更换。

大桥养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钢梁桥检查、
线路几何尺寸整治、桥枕护木更换等，作业项目
有100多项。除了日常养护，大桥每隔10年至
15年还会接受一次大修。

55 岁的工区班长胡建刚在大桥上一干就
是30多年，作业时，他腰间总要挎一个小包，里
面装着轨温表、卷尺等工具，这是他多年养成的
职业习惯。日常巡逻，他会格外注意桥面是否
有异物、钢轨是否有异常、扣件是否松动。胡建
刚几乎触摸过大桥的每一颗铆钉，如今百万颗
铆钉无一松动。

在胡建刚的印象里，1990年7月，大桥遭遇
了一次较大碰撞。那天傍晚，狂风大作，一艘
1200 吨浮吊船风中脱锚，顺流加速，船舷撞上
大桥4号桥墩。当晚，值班的、不值班的桥工都
自发上桥维修，直到完成修复。

工区工长李志国感受着大桥养护从传统手
工时代到机械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的跨越。在大桥通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养护
维修桥梁靠着肩扛手抬、手工劳动。2000 年
后，电动扳手、电镐、电动打磨机、高压喷漆机等
先进工具开始广泛使用。如今，信息化、智能
化、大数据兴起，他们创建了桥梁健康监测系
统，可24小时监测大桥的状况。

“人在桥上，桥在心中。”几代养桥人将这句
话刻在了心中。

当年，以极端环境为标准，大桥设计打足提
前量：假设两列双机牵引火车，以最快速度同向
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
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
还是这个时间，长江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地
震、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
仍坚如磐石。

一流的设计、一流的建设、一流的养护，让
68岁的长江大桥至今无虞。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毛泽东主席来到

桥上。他翻着反映大桥建设的画册，关切地询
问：“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
没有可以修了吗？”大桥建设者回答：“可以修
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泽东主席又问了一
句。“确实可以修了！”建设者充满信心地回答。
毛泽东主席勉励建桥者：“建设更多的桥梁，让
江河上到处能走！”

1968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1年后，
由我国独立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南
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95年，武汉长江大桥
建成之后的38年，长江武汉段的第二座跨江大
桥——武汉长江二桥建成通车。

如今，长江上已架起100多座大桥，大江南
北紧密地连为一体。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中铁
大桥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建桥国家
队”，依江而兴的武汉拥有了一张名片——“世
界建桥之都”。

赏桥

盛夏汛期，长江水位上涨，江面变得宽阔，
人们来到桥畔，亲近江水，欣赏桥景。桥梁，不
再只是过江通道，它成为武汉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汉阳门码头，常有人从江边6米高台一跃
而下，跳进波光粼粼的长江。入水前，还有人喊
着口号：“武汉！精神！”随后展高双臂，站直身
体，一个猛子扎进江水里。

桥边跳水的多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年龄
跨度从20岁到70岁，在外地人看来，这样的武
汉人太热血了。

曾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担任电梯服务员
30多年的徐国先、徐国庆两姐妹，见证了有关
大桥的青春记忆。

20 世纪 80 年代，武汉可以逛的地方还不
多，到武汉长江大桥上走一走、去江边兜兜风，
是不少年轻人约会的普遍方式。

那也是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最红火的
时期，排队参观的人站到江边上，大桥两边
桥头堡的 8 部电梯全部打开，仍满足不了游
客需求。

1957 年，武汉国营大桥照相馆成立，次年
照相馆设立了位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
的外拍点，也是当时桥下唯一一家为游客和市
民拍摄纪念照的照相馆。

那个年代，照相机还是个稀罕物，一张黑
白照收费0.8元至1.2元。照片拍好后，一般是
根据游客留下的地址邮寄，每封挂号信收费
0.15元。

后来，大桥照相馆开始提供拍摄彩照服务，
冲洗后为3寸，每张收费1.2元。从开业到20世
纪80年代中期，大桥照相馆生意一直很红火，
不少外国游客也来此拍照。

在照相馆生意红火时，高中毕业的徐莉抓
住了机会。1981 年，徐莉响应号召自谋职业，
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摄影技术，次年9月，徐莉
拿到了工商执照，成为武汉长江大桥下首个摄
影个体户。

那时，徐莉每天都会热情地把游客带到
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取江对面的 3 个景
点——大桥、电视塔和晴川饭店拍照，每个月
有200多元的收入。

如今，大桥下早已无照相馆，但武汉长江
大桥仍是外地游客到武汉最受欢迎的打卡地
标之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余启新一直记得
大桥通车的情形：桥下的花园里、护坡上都是
人，大桥上前面是小轿车，紧接着是公共汽
车，最后是卡车，它们依次缓慢前进，车队后
面是游行的队伍，有划采莲船的，有玩龙灯
舞狮子的。飞机在天上撒宣传单，红的绿的漫
天飞舞。

余启新看过世界上不少地方的各种桥后，
仍认为武汉长江大桥是他心中最特别的那一
座。“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因为
武汉长江大桥，他把苏轼的诗，改成了“故乡有
此好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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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出 所我和我的

■讲述人：杨芳

我叫杨芳，今年 52 岁，在一家
灯具公司工作。

2002 年我们公司搬到武湖工
业园，后来周边企业越来越多，越来
越热闹，重工企业、混凝土搅拌站一
家接一家地开。可热闹归热闹，麻
烦也跟着来了。

我们公司大门前的新华大道是
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从东到西长
近1.2公里、宽约30米，是周围数十
家企业的必经之路。可年头久了，
数十吨重的大货车、工程车总在上
面跑，硬是把一条路跑得坑坑洼洼、
大坑套小坑，从2021年开始车子通
过这里是越来越难。

2022年夏天，我们公司小李骑
电动车来上班时不小心摔在泥里，全
身湿透不说，手机屏幕都摔碎了。还
有一回我亲眼看见送快递的小车颠
翻了，包裹撒得满地都是。开车走这
里的人也不好过，常来往我们公司的
几位客户和生意伙伴甚至都把车停
在一公里外，再步行过来。

前年年初，公司一辆运货车在门
口转弯时“趴窝”了，卡车横在路中间，
害得两个方向的车全都走不成，路上
的车堵成长龙，喇叭声响得大家头
疼。我给武湖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坤
警官打电话求助，请他帮我们疏散。
那天街上一群人拉着他“倒苦水”，他
用手掌测了测坑的深度，跟大伙说：

“这路确实该修了，我再去跑跑看。”
其实派出所和王警官过去也没

少为这条路操心，可长江新区2022
年刚设立之初，很多地方都等着修
路，而修路要跑好些部门，街道和社
区都在努力，武湖街派出所也没少
往长江新区管委会去“磨”。

打那天帮我们解决货车“趴窝”
问题后，王警官时常来工业园，有时
候是揣着笔记本记路况，有时候是
拉着工业园里的员工问：“最近有人
摔了吗？货车通过时，好会车吗？”

一次雨后他穿着裤脚还沾着泥
巴的裤子，手里攥着一沓文件，挺高
兴地告诉我们：“各部门的审批都搞
定了，2023年下半年肯定能开工！”

说实话，当时我们还半信半疑。可没想到，过
了没两个月，施工队真来了！厂门口挖机“轰隆
隆”响，压路机“哐当哐当”滚，我们站在厂门口又
期待又感慨。赶在当年春节前，新路正式通车。

现在这条路铺得平平整整，沥青又黑又亮，大
车小车跑起来都顺畅多了。员工上下班方便了，
客户也愿意上门了，连厂子门口的绿化带看着都
比以前精神。这条路，修的不只是路面，更是咱老
百姓心里那份踏实劲儿啊。

骑电动车的同事再也不怕摔跤，开车的也不
用绕远路。原本特意换了SUV车的同事乐呵呵
地说：“这下不用装防撞板了！”

在武湖生活了大半辈子，眼看着农场和鱼塘都
换了新颜，也看着武湖街派出所的民警一直把我们
惦记的事情放在心上。平常哪家企业有矛盾纠纷、
遇到啥难处，只要派出所知道了都会主动来帮忙。
有这样的民警在身边，我们干起活来心里特别踏实。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实习生顾雨晴 通讯员
杨槐柳 王冠迦整理）

（《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电子邮箱为
1019458868@qq.com，欢迎您分享故事）

【画像】 武湖街派出所
武湖街派出所辖区面积81平方公里，实有人

口约 13 万人。该所今年以来加快构建“预防打
击、精准打击、高效打击”工作格局，今年上半年被
评为长江新区公安分局质效评估工作先进单位。
自武汉市公安局长江新区分局成立以来，武湖街
派出所共有2名民警获市局嘉奖、14名民警获分
局嘉奖，有9名民警获分局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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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大桥是众多游客的必来之处。 长江日报城市摄影队 供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汉 通讯员何耀 刘娟
袁广益）暑运以来，神农架迎来旅游热。7月1日
至17日，共有3.9万名旅客乘坐高铁抵达神农架
避暑、探秘、研学。这也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武铁”）在汉十高铁、郑渝高铁线上
推出的“武汉+武当山+襄阳”及“武汉+神农架+
襄阳”旅游计次票业务带来的红利，旅客可一票

“打卡”三大旅游目的地。
旅游计次票是铁路部门用于满足旅客在一定

时间内多次乘坐指定区间内列车的票种。旅客可
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App进入，点击“计
次·定期票”进入“旅游”专区，即可选择相应的旅
游计次票产品进行购买。

今年暑期，汉十高铁、郑渝高铁线路上推出
“武汉+武当山+襄阳”及“武汉+神农架+襄阳”旅
游计次票。旅客使用旅游计次票可在产品启用后
9天内任何时段完成三段各一次行程安排。相对
于单次购买武汉、襄阳、武当山和神农架间出行的
车票，旅游计次票在价格上有一定的优惠，让旅客
在享受便捷出行的同时降低旅游成本。

为方便旅客乘车出行，武铁在武汉站加开至
宜昌东、利川等地的避暑列车，在汉口站开行至襄
阳、十堰的研学列车，开行环游丹江口水库、武当
山、神农架等风景名胜的银发旅游列车。同时对武
汉往返恩施、利川的部分动车增加野三关、高坪、建
始等停靠站，让更多游客畅游鄂西、避暑消夏。

湖北宜昌兴山县朝天吼景区总经理沈学勇介
绍：“随着高铁的开通，景区的接待量逐年递增。
2021年漂流接待人数是21万人，2023年达到了29
万人，2024年突破30万人。今年暑运还没过半，
接待量已破10万人。”

一票游三地

武铁旅游计次票
游神农架便捷又实惠


